
在当代汉语诗坛，朦胧诗人北岛可谓举足轻重。在
2005年举办的“世纪文学 60家”评选活动中，北岛以 79.5
的得分和史铁生并列第 20位，他是唯一一位跻身前 20名

的当代诗人。在 2010年《钟山》杂志社举办的中国当代十大
诗人评选活动中，北岛又荣登榜首。在海峡对岸，台湾学者
认为大陆最有成就的诗人应首推北岛与白桦；在国内，有学

者对北岛更是盛赞有加：“甚至放眼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新
诗史，北岛个人对于汉语诗坛的贡献毫不逊色于郭沫若和

艾青在他们诗歌巅峰阶段所达到的高度和所起的作用，比

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穆旦这些前辈的成就还要高些。可
以说，北岛是代表了从五四时代直到新时期前十年这近一

个世纪中国汉语诗歌发展的最高水平的。”[1]这些评价是否
有言过其实的成分我们姑且搁置不论，仅就当年那批朦胧

诗人中至今仍坚持诗歌写作这一点而论，北岛就值得推崇，

不仅其作品数量无人比拟，其艺术质量更是他人难望项背。
我们通过对其诗歌文本的研读，发现北岛的诗歌艺术与他

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与其他诗人相比，北岛在进行诗歌创
作时主要运用的是直觉思维。可以说直觉思维是北岛诗歌
的重要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
从一般意义上讲，诗歌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直觉。郭沫
若先生在其早期诗论中论述道：“诗的原始细胞只是些单纯
的直觉，浑然的情绪。到了人类渐渐文明，个体的脑筋渐渐
繁复，想把种种的直觉情绪分化蕃演起来，于是诗的成分

中，更生了个想象出来。我要打个不伦不类的譬比是：直觉
是诗细胞的核，情绪是原形质，想象是染色体，至于诗的形

式只是细胞膜，这是从细胞质中分泌出来的东西。”[2]朱光
潜先生也说道：“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它是‘直觉
的知’的内容而不是‘名理的知’的内容”。[3]一般说来，诗的
孕育过程是诗人被客体的外观感性形式所诱发，通过对审

美对象的瞬间直接把握，从而获得对象的内在本质特征的。
这种瞬间直接把握的特点就是一种非逻辑性的直觉。捷克
诗人塞弗尔特说“诗既不应该是思想的，也不应该是艺术性
的，它首先应该是诗。就是说诗应该具有某种直觉的成分，
能触及人类情感最深奥的部位和他们生活中最微妙之处”。[4]

塞弗尔特在这里强调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就是一种艺术直

觉。可以说诗人如果不会运用直觉思维，那他就注定创造不
出真正的诗来。
通过上面中外诗人与大家的阐述我们明白了诗歌的思

维方式应是直觉这一基本道理。既然如此，那么为何还要单
单强调北岛诗歌的思维方式是直觉呢？我们知道诗人及学

者的论述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分析与把握，他们意在把诗与

科学之间的思维方式区别开来。虽然直觉是诗歌思维的最
基本方式和大致原则，但各个诗人在其创作时所表现出的

个性又是千差万别互不相同的。众所周知，大多时候诗人进
行创作时是综合运用感觉、直觉、情感和思维等多种心理功
能的，例如东晋诗人陶渊明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的一二句是一种现实感觉；三四句是一种思维判断；五至

八句是一种直觉；最后两句则是偏重于理性的思维。在这首
诗中诗人的感觉、直觉、思维和情感等多种心理功能是共同
参与其中的。在朦胧诗人中，和北岛几近齐名的舒婷，其诗
歌思维方式也是多种心理功能共同参与的，其直觉成分并

不突出，请看她的《神女峰》：“在向你挥舞的各色花帕中 /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 /紧紧捂住自己的眼睛 /当人们四散离

去，谁 /还站在船尾 /衣裙漫飞，如翻涌不息的云 /江涛 /高

一声 /低一声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人间天上，代代

相传 /但是，心 /真能变成石头吗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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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在这里主要是对表现对象
（神女峰）的理性思考和意义追问。可以说诗人舒婷在构思
孕育时理性思维的成分占据了上风，尤其是结尾两行“与其
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更是一种
带有哲理性的警句，这种警句的产生无疑是理性思考的结

果，也即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是“名理的知”的内容。通过对古
今诗人的简单分析不难看出，诗人在创作时有的是直觉成

分占据主导地位，有的则是理性思维占据主导地位，诗人们

的思维方式存在这明显的差异。
与舒婷以及其他新诗人相比，北岛诗歌的思维方式则

主要是以直觉见长，可以说直觉力量助推了北岛诗歌的生

成。请看他的后期诗作《拉姆安拉》：“在拉姆安拉 /古人在
星空对弈 /残局忽明忽暗 /那被钟声关住的鸟 /跳出来报

时 //在拉姆安拉 /太阳像老头翻墙 /穿过露天市场 /在生

锈的铜盘上 /照亮了自己 //在拉姆安拉 /诸神从瓦罐饮水

/弓向独弦问路 /一个少年到天边 /去继承大海 //在拉姆

安拉 /死亡沿正午播种 /在我窗前开花 /抗拒之树呈飓风 /

那狂暴原形”。在《拉姆安拉》这首诗里几乎每一句都是运用
的直觉思维，你看“那被钟声关住的鸟”一句，如果用理性思
维的方式去考察，简直是一派胡言。鸟可以被笼子关住，可
以被绳子拴住，但它决不会被“钟声关住”。这一违反事理逻
辑的语言正是在直觉作用下产生的妙句。显然诗句中的
“鸟”并不是现实中的“鸟”，而是喻指钟表里传出的报时的
钟声，这钟声在时空里飘荡，就像鸟儿在天空中翻飞一样。
因诗人用直觉进行把握，诗句就这样诞生了。又如“太阳像
老头翻墙 / 穿过露天市场 / 在生锈的铜盘上 / 照亮了自

己”。为什么诗人会写出“太阳像老头翻墙 /穿过露天市场”
这样生动的诗句呢？这是因为诗人是在凝神注视下，瞬间直

接把握对象而产生的。太阳慢慢腾腾上升的速度和老头翻
越墙头的迟缓动作相似。诗人此时意念中根本没有“注意”
它是太阳的自然上升，而是“认为”它是一个老人在翻越墙
头，这正是“知觉的知的内容”而不是“名理的内容”。太阳光
线照到露天市场，诗人以拟人化的手法说他“穿过”，这一拟
人化的修辞也是因直觉把握而得到的。在这首诗中直觉思
维表现出的密度是惊人的，几乎节节是直觉句句是直觉。
毫不夸张地讲，不仅《拉姆安拉》一诗是在直觉思维作

用下完成的，而且北岛后期诗作大多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请看“在无名小调的尽头 /花握紧拳头叫喊”（《守夜》）。“月
光小于睡眠 /河水穿过我们的房间”（《守夜》）。“被点燃的
蜡烛 /晕眩得像改变天空的 /一阵阵钟声”（《蜡》）。“与它
的影子竞赛 /鸟变成了回声”（《工作》）。“被雾打湿 /念头
像被寒流 /抖落的鸟群”（无题·被雾打湿）。以上诗句皆是
直觉思维创造的结果。上面所举的“在无名小调的尽头 /花
握紧拳头叫喊”一句中，“花握紧拳头叫喊”就是在直觉作用
下产生的。从理性角度讲，“花”既不会握紧拳头，更不会叫
喊。诗人之所以有如此非真实的感觉那正是他“瞬间直接把
握”审美对象的结果。我们再次强调，这样的感觉正是朱光
潜先生所说的“它是‘直觉的知’的内容而不是‘名理的知’
的内容”，它是超现实的，是对现实世界真相的颠覆。

以上非真实非客观诗句的产生，都是诗人采取直觉方

式审视对象的结果。诗人摈弃逻辑分析演绎的过程，通过对
客体的外观的感性观照的瞬间，迅速地领会和把握住审美

对象某种内在的本质特征，然后按照美的规律予以呈现出

来。对这种思维方式朱光潜先生在其《诗论》中论述道：“在
凝神注视梅花时，你可以把全副精神专注在它本身形象，如

像注视一幅梅花画似的，无暇思索它的意义或是它与其他

事物的关系。这时你仍有知觉，就是梅花本身形象（form）在
你心中所现的‘意象’（image）。这种‘觉’就是克罗齐所说的
‘直觉’”。[3]朱先生这一深入浅出的阐释，不仅十分清楚地说
明了直觉思维的性质与特点，同时也间接地透析了北岛诗

歌的孕育与生成的内在规律。不是吗？如果不是“凝神注
视”，“无暇思索它的意义或是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诗人
怎么会视听到“花握紧拳头叫喊”呢？
就这样，直觉思维成为北岛诗歌的重要思维方式与言

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给北岛诗歌带来了极高的审美价值。
首先它把真实的客观世界予以摧毁掉，实现了诗歌美与真

的分离。你看“楼梯绕着我的脊椎 /触及正在夜空 /染色的
神”（《剪接》）。外界的无生物“楼梯”竟能绕着我体内的“脊
椎”，还能触及夜空中虚幻的“染色的神”。如果拿现代诗歌
美学的尺度去衡量，这种诗只能是表达诗人心理真实的一

种媒介，是诗人心灵自由的象征，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再现

与复制。诗人通过对现实中毫不相干的材料进行移植、拼
接、组合，从而创造出一个超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时空
错乱、虚实颠倒，人们熟知的一切事物在现代诗歌文本里统
统陌生起来。毋庸赘言，它的重要审美价值在于造成了现实
中的真和艺术中的美的彻底分离。也就是说，诗歌创造的艺
术境界是美的，它能给我们带来感官和智性的愉悦，然而它

所表现的客观对象则是虚妄的，它所创造的世界则是一个

超现实的审美客体，释放出的是一种非逻辑的艺术力量。
众所周知，诗是表现性艺术，它的重要审美性征在于传

达诗人主观心理的真实而不是再现客观世界的真实。可以
说诗，尤其是现代抒情诗，实在无需按照它与外部现实在多

大程度上是真实和准确这一标准来衡量它了。诗人为了更
本质更强烈地表现其主观情感，为了给受众创造更多的美

感享受，他总是要对现实世界的客观物作种种歪曲和变形，

让诗在“荒谬”中抵达“更高的家园”。北岛运用直觉思维方
式所造成的美与真的分离正是创造诗歌“陌生化”审美境界
的重要一途。
其次，直觉思维创造了诗歌语言的巨大张力。张力是美
国新批评派评论家艾伦·退特于上世纪提出的一个诗学概
念。所谓“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
的有机整体。”[5]笔者认为，张力是指在一定的文本中，存在
着至少两种以上看似相互矛盾的因素，它们在相互冲突、对
抗、对比或映衬中，实现对文本审美空间的开拓，从而使作
品的思想和情感意蕴得到丰富与深化。可以说“张力是现代
诗美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个生命力旺盛的生长点。”[6]

北岛在其后期诗歌文本中运用直觉思维摧毁了现实，

也创造了诗歌内容对立的两极：真与假、虚与实、里与外、人
与物等矛盾对立的双方。正是这些矛盾双方（下转第 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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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5页）的相互作用，使诗歌文本建构起了一个极具
张力意义的新世界。例如“今夜始于何处 /客人们在墙上干
杯 /妙语与灯周旋”（《领域》）。这一摧毁现实的诗句就蕴藏
着真与假对立的双方：就客观现实讲，客人们在干杯是真，

在墙上干杯则是假；就表现的诗意情景讲，客人们在干杯是

假（这些影子不可能干杯），在墙上则是真（影子辉映在了墙

上）。此乃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之间现张力。“被偷走的
声音 /已成为边境”（《边境》）。这种不可视不可触的“声音”
是虚，可视可感的“边境”是实，虚实同构，虚实两极构张力。
“失败之书博大精深”（《新年》）。失败之书理应是贫乏之书、
浅薄之书，而诗人偏偏却说它是“博大精深”之书。字面的矛
盾，表层的荒谬，遮蔽着内在意蕴的深刻与深邃，这就在表

层意义与思想内核间设张力。“这闲置冬天的桌子 /看灯火
明灭”（《另一个》）。“桌子”会“看灯火明灭”，桌子具有了人
的行为和性征，这就在文本里建构起“人”与“物”的两极，在
“人”与“物”的两极间布张力。
综上所析，北岛凭借其直觉思维摧毁了现实，这一被摧

毁的现实使诗歌文本中诞生出了一个个张力质。正是这些
张力质的大量存在造成了诗歌语义的多维投射，使诗歌丰

富的意涵从语词间弥散出来，让受众在有限的字句里体味

出无穷的诗意，更让受众领略到诗人因直觉思维而摧毁现

实所带来的更多的美感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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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博物馆的外墙装饰就采用“艾德莱斯”色调进行装修，不
仅标示清晰独特，且很有民族韵味。只有真正理解本民族元
素的含义才能正确表达设计的风格和思想。
2.注重形式和内容、元素和元素之间的有机结合。艺术
设计中既要做到形式表达中视觉元素之间的有机结合，也

要做到表达形式与所要表达的内涵之间的和谐统一。前者
来讲，应用少数民族视觉元素必须与其他元素相互融合、贯
通，浑然一体，自然和谐，避免生搬硬套、元素的生冷堆砌。
而后者来讲，更是要关注通过形式表达其所要表达的文化

内涵，防止出现只重形式而忽略内涵实质的现象。元素与元
素之间、形式和内容之间实现有机结合和高度的和谐统一，
才能达到元素间完美的结合与重组。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马坚翻译的《古兰经》封面，“综合运用了传统的回族伊
斯兰文化的视觉元素。浅绿的底色，白色的伊斯兰纹饰框型
构图，白色的宋体中文书名、译者名，显得庄重沉稳，而富有
鲜明特色的用阿拉伯文显示的书名和译者名，则给人强烈

伊斯兰宗教文化的视觉冲击力。”[4]既显示了汉字、阿拉伯文
之间的审美协调，也通过文字、色彩、图形表达了与图书内
容的高度融合，给人庄重、严肃、神圣的感觉。
3.在适度应用的基础上并准确把握其比例关系。少数

民族视觉元素，文字符号、图形符号、色彩符号在艺术设计
中的具体运用一定要根据所表达的内容和受众的具体情况

而定，并非越多越好。也要注意元素之间的合理匹配和比例
关系。如西藏地区建筑色彩的构成和比例就比较讲究，主色
彩主要有红、白、黑、黄四种，大多横向构成，按照一定的比
例关系排列，色彩鲜艳明快，对比强烈，而又浑然一体，和谐

与共，在高原蓝天白云下显得格外突出，极具风格。
4.重视少数民族视觉元素的搜集、挖掘和整理。如前所
述，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蕴藏着极其珍贵和丰富的设计

元素。但客观讲我们对少数民族视觉元素的挖掘整理还不
够，特别是对其进行加工提炼和再创造更不够。因此，一方
面要从理论上提高对少数民族视觉元素进行进一步挖掘整

理的认识，更加重视对这一方面的投入和研究整理。另一方

面，要加大对少数民族视觉元素进行进一步再加工再创造

的力度，在推进视觉艺术设计国际化的进程中，实现民族元

素的彰显和升华，促进艺术设计的繁荣发展。
三、结语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面对大众审美需求超多元
化趋势发展的今天，把东西方和各民族间不同审美观念下

所表现的不同的审美趣味进行融合、互补和强化，是我们
当代每一位设计师不可回避的责任和义务，设计师所要探

索和追求的就是让民族精神融入于世界精神，让古代精神

融于未来精神，设计师自觉从各少数民族视觉元素中寻找

灵感并运用到自己的设计创作，不仅可以既弘扬民族艺术

文化又可以丰富自己的设计。需要正确认识和理解的是，
我们在艺术设计创作中，对少数民族视觉元素的有效应

用，不仅要根植于中国民族根性之中，而且要对少数民族

的传统文化及风俗习惯、审美心理和趣味进行深入的挖
掘、整理、融合、升华及创造，在正确把握其文化内涵的基
础上自觉加以合理应用，强化形式和内容、元素和元素之
间的有机结合，注重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只有这样才

能创作出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征和极具地域特色的好作

品，才能为广大观众提供满足本民族审美需求及审美情绪

的好作品，从而让大众从设计中感受到我们民族文化悠

长、古朴、博大的民族情怀，感受到各民族生产生活及传统
文化的根基和现代气息。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传统民族艺
术文化的传承，也有利于现代艺术设计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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